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野叟曝言
第五十三回  污泥透出白蓮花千秋表節　殺陣種將連理樹一捆成功

　　素臣看那彪人馬，竟上哨船，認得有兩個巡道衙役在內，慌忙喊住。那衙役大喜道：「好了，洪老爺在這裡了！」趕到素臣船

邊，說道：「大老爺親自追至海口，知上了顧龍的船，忙到天津，起兵來救；不想老爺恭喜，安然無恙！小的去稟知大老爺，大老

爺已經出了城了。」衙役復身走不多路，正齋飛騎已到海邊，得了這信，喜不可言，下馬上船。素臣將船中之事，述了一遍。正齋

大怒，吩咐將捆縛的三人扛起，潑兵解赴保定。打發各客，另僱商船，把船交汛地收管。聽了奚囊跪求，將顧龍之妻並燒火婆釋

放。發放兵馬回衙，與素臣復回保定。素臣於路根問奚囊，方知顧龍妻家住在趙州，並非邯鄲，故前日查訪不著；當真與周海蛟、

周海鼇的妹子對媒。素臣亦把遇著尹雄之事說知。奚囊潸然淚下道：「小的受他許多恩惠，又教小的武藝，不知何時才報答他！」

到了保定，正齋至巡撫衙門，繳還令箭，備述情由。巡撫大怒，會同按院及守巡兩道，掌印都司，審確各供，正要箋啟景王，拿長

史吳鳳元、典膳張賢士到案審勘。忽報鐵娘身死，靜海縣稟往相驗。正齋欲許，素臣道：「鐵娘不獨冰心鐵骨，為巾幗之偉男子；

亦且秉禮守經，為閨閣之真聖賢。彼生前不肯露體，豈死後而肯裸屍？今若往驗，是傷其心也！其姑其夫，俱已供明，荊笞、棍

歐、火烙、湯澆各傷，即可據以定罪，何必更驗？吾兄當見撫院，力持此議，並為請旌。萬不可雷同附和，致貞媛不瞑於地下

也！」　　正齋瞿然道：「弟一時鶻突，恐非驗不能成獄；今聞兄言，如夢方覺，誓當力爭，不敢附和也！」因向靜海縣說知此

意。縣令頗以為難，轉稟道府，俱說是違例難行。虧得巡撫張公，賢明剛正，深嘉正齋之議，與巡按說明，即令正齋定稿：依眾證

擬斬監候；姑邢氏照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律，杖一百的決，不准收贖；鐵娘免驗，仍附疏請旌表。餘犯俱依律定擬，候提到吳鳳

元、張賢士，取供填入，即行拜發。素臣深敬鐵娘，勸正齋助喪。正齋欣然捐俸百金，發縣厚備衣衾棺槨，令其父黃大含殮。到了

三朝，正齋備祭，親往祭奠，巡撫各官，紛紛的都來祭奠。正齋擇了一塊高原吉壤，替他安葬，俟聖旨到下，就建坊於上，以垂久

遠。素臣把景王府中包出來的元寶十錠，為置墓田三百畝，供其祭掃，就令黃大掌管；養膳終身。

　　到了出殯這一日，正齋發出全副執事，以送其喪，各官俱往弔送，城中紳衿耆約，無不到墳焚化楮錢，男婦聚觀者不下萬人，

作詩作賦，作傳作詞贊頌者，真可汗牛充棟。黃鐵娘之名，登時傳遍了北直隸一省，真個童叟皆知，賢愚共識！正是：

　　生為地下塵，死作天上星。胡為衣冠輩，寧學褚淵生？

　　鐵娘葬後，建坊立祠，勒碑誌墓，種種恩榮，不必絮述。單講素臣自送喪後，即催正齋，申請吳張二犯。景王庇護府僚，發書

遍囑。撫院張公，係安吉門生，靳直、安吉，俱著人來竭力說情。張公憤憤，欲以一官爭之，傳正齋進院商量。正齋曾與素臣預商

此事，胸中已有成算，因說道：「老大人不畏強御，不徇師恩，體國公忠，明於皎日。但身去而無補於事，熟若留其身以有為？景

王外結雄鎮，內連權豎，蓄志非常，所憚者老大人青宮國戚，德政風行，威名坐鎮，其謀不敢遽發耳！今若悻悻而去，繼此者必其

私人，其害可勝言哉！此事原不能做翻景王，莫如少為圓融，勿使老羞成怒，則王法尚不至盡廢也。若操之太蹙，將一決而潰，法

且盡廢矣！願大人熟思之！」張公細思所言，實屬老成之見；因與按院公商，改從寬典：長史吳鳳元，依搶奪律，杖一百，徒三

年，係職官，革職離任，餘罪折贖俱免；典膳張賢士，照不應輕律，笞四十，係職官，罰俸九個月。地方柏功，依不應重律，杖八

十。女道士熊立娘，照聚眾中途打奪律，擬流收贖，勒令還俗。官媒婆單陳氏、鬱林庵尼元虛，俱訊不知情，與無乾黃大均免置議

趙貴、邢氏仍照前擬。鐵娘仍請旌。皇甫毓昆附請開復；寶華寺住持妙化，照謀殺人已行未傷律，滿徒，因折臂傷發身死，應無庸

議。執事行堅等八十一名，均照略誘良人為妻妾子孫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仍追去度牒，勒令還俗，餘僧三名，訊無淫姦情事，與

沙彌道人火工等，均為省釋。封記米麥銀錢布帛等物，八分入官，二分仍結常住，另募僧人住持。鎧甲頭盔兵器共九百六十一件，

解赴京營充公。陳北海照劫囚律，擬斬。洋盜巫明，現供行劫商船有案，俟緝獲伙盜，另案歸結。賊船一隻，變賣入官，等因。改

定題稿，令景州知州，向王府關說明白，將令箭密繳景王，小尼也不須緝獲，盜箭之事竟不提起，連景王失察縱容府僚之罪，都置

不議了。皇甫金相開復出來，擇吉上任，先期謁謝正齋，並請素臣叩謝。素臣方以姓名實告。金相出位，重複致敬，堅請同至靜

海。素臣道：「弟歸心如箭，因遇先生，逗留至今。即日回南，不能從命矣。」金相依依不捨，正齋因命吩咐備席。素臣、金相，

於平日原有一面，各懷仰慕，此時又患難相扶，酒席中間，講得投機，遂成知己，略去先生稱謂，各稱為兄。素臣知金相無子，將

赤瑛喚出，囑令撫養。金相見赤瑛相貌，宛若玉人，靈秀非凡，十分歡喜，連聲應諾。正齋命左右鋪下紅氈，赤瑛八拜，認金相為

義父。席散，赤瑛痛哭辭別素臣，隨金相回寓。明日，素臣別了正齋，帶著奚囊、容兒，自奔江西。

　　一日，在銅城驛打尖，日尚未午，騾夫即要下店。素臣道：「今日就不趕東平，也須歇陽谷店裡。」騾夫道：「爺們不知道東

阿蟠龍大王的利害哩，須等齊百十個人，投了營汛，買了照票，才闖得過去哩！」素臣暗忖：奚奇等向無名號，幾時狂妄起來？因

問：「東阿強人，止劫貪官污吏，富商大賈；我們這樣行頭，也在他眼裡麼？」騾夫道：「這是半年前的事了，奚大王、葉大王，

好不仁慈，咱們黑夜裡也趕過道兒來。平白地來了一伙真強盜，為頭的叫做蟠龍大王，占著一座山頭，接連幾陣，殺得奚大王大

敗，虧得緊閉山莊，死守不出，憑著他耀武揚威，裝神弄佛。莫說爺們行李，也還入眼；就是空身客人，也要剝件衣服做買路錢，

不肯放你空過哩！」素臣沉吟道：「我趕路要緊，且衝過去看。」騾夫笑將起來道：「爺雖是大衙門裡出來的，卻只一個人，沒三

頭六隻臂膊；兩位小爺又年輕，這位小爺更是柔嫩，渾身薰著香兒，還見得那強盜的影兒嗎？」奚囊道：「誰要你管？你知道倒海

龍的利害嗎？咱爺他只一個人，素臣目視奚囊，奚囊便不言語，那騾夫失驚道：「小的也知道道爺衙門，有賽過王彥章的人，不誆

就是爺，小的只當放屁！咱們只顧走路，妙化禪師那只鐵臂膊，還被爺卸下來，希罕這幾個毛賊！爺們放心，率性趕東平歇罷，爺

撞著強盜，殺他個爽利，也為民除了一害，落得撈他兩匹溜韁的馬兒！」於是歡天喜地，催促素臣等上騾，他便一騎當先，吆吆喝

喝的緊走。素臣留心體探，果覺容兒身上香氣撲鼻，問他：「何香？」容兒道：「是龍涎香茶，內廷出來的，含了一片，滿口生

津，香聞三日。相公若要，小的盡有。」素臣連連搖首。

　　走過東阿，將近山莊，崗子內衝出一隊響馬，大叫：「留下買命錢來！」縲夫先喝道：「胡說！咱們是專殺強資的，那有錢給

你？」將騾帶開，讓素臣上前。眾盜大怒，四五枝箭，望素臣面前攢射將來。素臣用寶刀紛紛撥落，直衝而入。眾盜慌張格鬥，怎

當素臣神勇，只一攪把一二十個強盜，攪得雪亂，大半著傷，沒命逃跑。素臣不去追趕，騾夫埋怨道：「爺追上去，好歹也殺他幾

個，好幾匹駱駝也似的馬兒，少也值數十兩銀，都放他跑了去！小的看那強盜，原來也只平常，只可惜沒有兵器！」素臣笑道：

「你若有兵器，敢便殺得過他？」騾夫道：「看那勢兒，實是精鬆，我就死，也擋他幾刀兒，怎一趕就散了？好絨囊的，那樣的跑

法！」騾夫正在懊悔嘲笑，塵頭起處，一彪人馬，潑風也似趕來。騾夫喜道：「爺，強盜來了，這回再不可放鬆了他！」

　　當先一個道士，臉如焦炭，眼似銅鈴，橫生黑肉，倒卷紅須，穿一件九宮八卦衣，執一柄兩刃七星劍，正是豐城江中，德州城

外，賣解數、打擂台的那個西天元武吳天。這吳天不知幾時訪著了碧蓮、翠蓮的蹤跡，報知靳仁。靳仁差心腹衛高功，協同吳天兄

弟，率領幾十名閒漢，又糾集些無賴凶徒，來剿除奚、葉。此時葉豪已統領華如虎、華如蛟、袁無敵、李全忠、張大勇、解鯤、解

鵬八弟兄，隨林士豪去徵苗；止剩奚奇等六弟兄及碧蓮姊妹二人，勢力已孤。兼這衛高功膂力極大；合著大慈悲寺挑來兩個和尚色

空、相空，俱有本領；玉觀音、賽觀音，刀法純熟，更能使一個烏雲罩，上陣拿人，百發百中；吳天武藝既高，兼有邪咒，喃喃的

念動，任你好漢，漸漸骨軟筋酥，心頭發喘；因此抵敵不來，敗了許多陣數，只得退守山莊。吳天屢次招降，奚奇等心已皈正，兼

恃隔年素臣卜卦，天意可知，一心死守。卜卦連日吳天正用惡計，占住對莊一座山頭，去東平州裡，運了五七座紅衣大炮，要望下

施放，把山莊打成齏粉。奚奇拼命出來阻撓，使他不能安設，已被殺了好些頭目，傷了幾個弟兄，萬分危急。碧蓮、翠蓮想起素臣

的解法，用朱沙在心窩內，疊寫『邪不勝正』四字。奚奇傳令各弟兄及頭目嘍□，俱照樣寫成。強者身披重鎧，帶傷者亦勉強裝



束。碧蓮姊妹，更把寶鐃綁縛胸前，衣褲縫紉，同在三義神前，對著核桃，叩頭禱祝。等候黃昏，大開莊門，盡數殺出，拼命死

戰。僥倖一勝，則重整威風；敗則盡命沙場，同生同死。正是：

　　已辦紅沙臨白虎，那知黃道遇青龍。

　　此時奚奇等死守莊前，翠蓮卻伏在素臣對天買卦那一株頂高的松樹之上，偵探對山安設炮位之事。忽見許多強盜，帶傷著弩，

逃敗進崗，莊外人馬，紛紛移動，忙下來稟知。奚奇大喜道：「這必是葉兄弟們回來了；他們也鬥這妖道不過，莫非林帥同來？」

因傳下號令，留幾個帶傷及老弱些的，看守莊棚，其餘都殺出去，接應葉豪，卻再不誆是素臣。素臣一見吳天，心中大怒，提刀拍

騎，直殺上前，吳天奮勇，揮劍迎敵，幾個回合，支架不住，勒馬便回。唿哨一聲，兩肋下人馬衝殺過來，團團圍住。吳天喃喃的

念著咒語，玉觀音、賽觀音各掣刀簇擁，復殺轉來。素臣瞋目怒喝：「妖道休得無禮！」揮刀四砍，奚囊隨後助勢。一盜被素臣砍

斷臂膊，撞下馬來。騾夫大喜，趕上去，搶那溜韁之馬。不防地下一個著傷之盜，一腳踢起，把腿彎踢挫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

那盜掙起，將手中鐵斧，攔頭砍下。騾夫魂不附體，哭叫：「大王爺爺饒命！」虧得奚囊瞧見，飛過一刀，正中那盜頸脖，鮮血直

噴，橫倒過來，壓在騾夫身上，壓得騾夫殺豬也似的喊叫。素臣奮起神威，越越精神。玉觀音姊妹，見吳天咒語不靈，各撒烏雲

罩，向素臣劈頭罩下。素臣將騾一夾，追上吳天，一刀砍去，剁下四指。吳天負痛，伏鞍而逃。奚囊怕素臣著罩，揮刀去割那罩

索。不防玉觀音之罩，雖被割斷索子；賽觀音之罩恰好落下，罩住奚囊之首，扯脫鞍鞽，生擒過去。素臣急掣轉騾，大喝一聲。賽

觀音面如土色，撇下刀來，被素臣用力逼住，一手揪著腰間鸞帶，輕輕的直提過手，望地一擲，齊叫一聲啊唷。賽觀音手勢一鬆，

奚囊頸中透得氣，忙扯脫罩兒。賽觀音用手去擋，奚囊接住，一骨碌爬起，要騎住他。賽觀音著急，灑脫手，兜心一拳，奚囊復

跌，兩人攪做一團，在地捎滾。玉觀音被素臣幾刀，撇得眼花撩亂，見妹子在地下出丑狼藉，不敢救護，虛掩一刀，敗陣逃跑。

　　素臣追殺一陣，見眾盜俱逃過崗去，怕奚囊有失，勒韁而回。下騾，將賽觀音提起，解其鸞帶，綁縛於樹。聽得遠遠喊殺之

聲，忙上騾加鞭，飛奔過崗去了。奚囊爬起，容兒替他拂拭頭面。騾夫手肋骨，兀自叫痛。奚囊笑道：「那樣精鬆的強盜，怎當不

起他一踢一壓？四處都是溜韁馬兒，怎不多收幾匹回去？」騾夫閉著嘴，更不回言。奚囊肋下忽地閃痛，恨道：「好狠婆娘！這腰

兒多分被他掰斷了也！」容兒笑嘻嘻地，將賽觀音頭髮抖去泥土，挽將起來，拿身邊綢帕，揩淨了面上灰沙，露出桃腮杏臉，戲

道：「你這樣標緻嫂子，就掰斷你的腰，待怎麼？」把奚囊便驀地一推，直推入賽觀音懷裡去，險些不做了一個兩口兒的「呂」

字。奚囊不曾防備，倒吃一嚇，笑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春心動也！待我來替你團成了罷！」當把容兒推上去，嘴對嘴的貼著，將兩

手拉過去，解下容兒腰帶，緊緊縛住手腕。急得容兒極聲喊叫，賽觀音緊閉雙眼，淚落如雨。奚囊笑道：「你們盡著快活，我自去

也！」因找自己騾兒不見，那兩匹騾更騎不得，湊巧賽觀音坐騎，對著賽觀音嘶鳴不已，奚囊跨上，狠力加鞭，趕過山崗，接應素

臣去了。容兒著急，喊叫騾夫。那知騾夫因找奚囊所騎原騾，忍著痛，掂上大道去找尋，由著容兒去喊叫，當不聽見，只顧走遠去

了。容兒沒法，只得寧耐。忽地一陣脂粉油發香氣，直透鼻中，細把賽觀音一看，如雨洗海棠，嬌嫩可愛，不覺頓生憐惜，將嘴貼

著香腮安慰他道：「姐姐，你且寬心！文爺是寬宏大度的人，苦我不著，替你求恩，便得保全性命！今日得親玉體，或是前緣，也

未可知！」說罷，連嗅香膚，百般廝■。賽觀音偷眼一看，見容兒眉目秀媚，肌膚細潤，唇紅齒白，美若嬌嬈，好生可愛，兼被滿
口異香噴入鼻孔之中，忽覺心猿自動，暗忖：吳天劫咱姊妹，強被奸污，因貪生怕死，忍恥相隨，如與虎狼作伴，鬼魅同眠；若得

與此人為夫婦，方不枉人生一世！念頭一轉，登時兩頰緋紅，眉目間另有一種情態出來。容兒是煙花隊裡攪慣的人，見他臉上泛出

桃花，便知情動，竟去含著他一點櫻桃，把舌頭伸入。賽觀音已是動情，兼要求他救命，不覺半啟朱唇，放進容兒香舌。容兒將舌

攪動，攪得賽觀音滿口香津涸涸而下，覺著喉舌、肺腑都是津津有味。

　　賽觀音姊妹，本是四川嘉定州人，住在平羌鎮上，離著峨嵋山不遠。賽觀音名薩奴，玉觀音名佛奴，是同胞姊妹。父親米崇，

富而慳吝，與吳江田有謀，性情心術不相上下。在窮苦親族面上，不肯出一個小錢；卻極信神佛，每年要上峨嵋山，燒一炷香，在

和尚手中納幾個慳錢。求了一生的子嗣，止生得玉觀音姊妹二人。那年因普賢燕薩現出神光，哄動了遠近居民，上山朝拜。米崇沒

主意，帶了幾星香資，上山朝聖。一來因兩個女兒，要拜拜普賢，為過世母親作福；二來出了香資，這齋是不妨擾他的，村中婦女

燒香者多，落得帶去遊玩。誰知落在吳天眼裡，被他伏在小深坑地方，裝著假虎劫去兩女，藏在峨嵋洞中，教授劍術，奸占為妻。

二女怕他兇惡，隨著他雲游各處，不敢聲張。卻嫌面目怕人，皮肉粗糙，滿口蔥蒜，臭穢難當，常常的淚落，心頭暗中悲怨。今見

容兒恁般秀美，恁般香潤，許其救命，百般憐惜，再咽著龍涎之味，春興勃然，不覺微舒雀舌，也吐入容兒口中，被容兒緊緊含

住，細細吮咂。咂得賽觀音遍體如麻，滿心難過。正是：

　　嫩膚挨樹全忘痛，小口含香獨弄春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素臣因救皇甫而表章鐵娘奇節，鐵娘固應感激，猶未若免驗一事之感人肺腑也。鐵娘百鍊精金，從容就死，絕無怨尤。其視人

世浮名無足輕重，所慮者官司相驗，露體辱身，死不瞑目。非素臣侃侃而爭，任彼俗吏拘文牽義，其能免乎？厥後屢顯威靈，未必

不由於此。人不可無學術，尤不可無血性，信然。

　　景王縱容長史遍勘鐵娘，罰出元寶十錠以置墓田，並膳其父，情法胥協，若素臣，可謂善用財者矣。

　　正齋雲：「若操之大蹙，將一決而潰，法且盡廢。」此素臣之論也，老成謀國如是。如是一部二十一史，由此而決裂國家大事

者，指不勝屈，安得如素臣者而代謀之耶？

　　騾天一聞倒海龍之說，即歡天喜地，一騎當先，虛聲之動人至於如此。及見強盜之逃跑，即加嘲笑，被其壓壞，方閉嘴無言，

寫盡不知事小兒輕聽易言，輒便張口亂說大話一輩子人。

　　碧、翠諸人俱在心窩疊寫邪不勝正四字，此趙括之讀死書、馬謖之說死法也。非其人而襲其跡，鮮有獲效者矣。然邪之中人，

中於人心，心正，則邪不能犯。碧蓮等信素臣者深，照式書寫，心有所主，正氣便伸，邪氣自屈，安見不效也。惜乎素臣自來，此

法遂成虛設，而素臣之德威，山莊之危迫，已被一筆寫盡。

　　總論雲五十一回之伏在虛實之間，蓋指此龍涏香而言。賽觀音一聞其香，心猿自動，乃至親嘴咂舌於死生頃刻之時，況飽暖思

淫之婦女乎。以其不黏景府，故虛；而其香實出自景府，故實。其曰虛實之間也，有矣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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